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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南叫到审讯室。库

斯南揭发了自己与阿朱

纳的关系。库斯南在

9·30运动之前确实是阿

朱纳的联系人。阿朱纳

只好认命。正因为此次

审讯，阿朱纳被监禁了

多年并患上严重的肾脏

病。他1975年出狱后不

久在软禁下死亡。他是

因库斯南而牺牲的。库

斯南泄露了他所熟悉的

所有印尼共及其群众组

织的网络。 

出卖了很多人的，

就是成为告密者的印尼

共许多干部，他们有

的甚至成为审讯人员，

虐待囚犯的帮凶。其中

有布尔汗·克马拉·萨

克提和吉米·黄又名吉

米·卢门塔。 

讽 刺 的 是 ， 那 些

成为告密者和审讯者的

人也没有被军事当局豁

免。一旦统治者所需要

的信息从他们身上榨取

干净，他们便回到监狱

当普通囚犯。就在这

时，他们所遭受的身心

摧残更甚，因为在监狱

里，囚犯都鄙视他们，

不仅如此，作为他们在

审讯中出卖了自己同志

的报复，他们甚至要遭

受肉体上的折磨。 

以 布 尔 汗 · 克 马

拉·萨克提为例。他虽

然在逮捕苏迪斯曼和苏

帕尔佐方面“有功”，

并且还获得过军事当局

嘉奖，他还是被判处13

年徒刑。他1977年才被

释放。 

帮助当局情报机关

的印尼共产党人可分成

几类。 

第一类是那些充当

告密者的，他们总是试

图寻找和捕捉自己的同

志。 

第二类是乐意当审

讯者的，使用其对印尼

共产党组织复杂性的知

识，以从他的同志口中

挖出无法否认指控的资

料。 

第三类是以“实验

室”专家的身份工作的

学者。他们研究在审讯

时其同志口头所承认的

事情真实性有多大。这

类研究帮助军事当局加

快对印尼共产党组织的

破坏。

在老克帕约兰专案

组拘留所，被审讯的囚

犯们进入一个所谓的“

安全屋”。这个屋子曾

经是老克帕约兰的电影

工作室，用铁丝分割成

若干封闭的笼子，像鸡

窝一样。 

囚 犯 们 按 拘 留 所

领导的规定放在不同的

地方。在每一个笼子里

放进一个已经成了密探

的囚犯，其目的是“窃

听”在笼子里的犯人之

间的每次谈话。有时，

他们记录检查组所需要

的详情。  

如果密探们未能完

成的任务，他们即被调

回萨伦巴监狱或者发配

到布鲁岛。 

密 探 们 愿 意 执 行

加害于自己同志的任务

是因为得到了动听的承

诺，比如被释放或允许

回家探亲几天。 

这 些 审 讯 者 中 许

多人被改变了囚犯的身

份，成了“城市软禁”

。然而，他们还被威胁

说，如果不能按照审查

组的意愿完成给定的任

务，那么“城市软禁”

的地位即被撤销，成为

普通囚犯。例如巴克

里·西雷加尔教授在70

年代初穿情报人员制

服并在“实验室”工

作。1972年他被调到萨

伦巴监狱并于1975年又

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不清楚是否有什么任

务。

与老克帕约兰专案

组的工作方法不同，阿

泽普直属于安全和秩序

恢复指挥部工作，有他

自己的助手。经常以审

讯者的身份出现的助手

包括中爪哇省副省长苏

佐诺·阿特莫的前私人

秘书苏卡诺，前人民日

报记者哈尔吉托。 

哈尔吉托出卖了他

的许多同志，其中有阿

米尔·阿尔维和《巴克

蒂新闻》（前身为华人

报纸《新报》）摄影记

者张金福。他们俩都在

哈尔吉托主持下宣誓为

印尼共产党党员。在监

狱里，哈尔吉托成了他

们的审讯者。阿米尔·

阿尔维被哈尔吉托审讯

时说：“我应该如何回

答兄弟你写就行了！因

为有关我的事你都已经

知道，你写下这问答过

程，一会儿我只管签字

就是了。”阿尔维·阿

米尔和张金福后来被发

配到布鲁岛。 

阿泽普成功地建立

告密和审讯团队帮助他

摧毁印尼共产党的组织

及其群众组织。有几个

印尼共和群众组织的重

要人物，如亚非人民团

结国际组织的苏洛索，

印尼学生运动中心的尼

科·拉勒诺和印度尼

西亚党的领导人K·维

尔多佐，都被阿泽普“

保存”在他管的拘留

所。直到1975年阿泽普

还在依靠这几个被他“

保存”起来的信息提供

者。提供信息的回报往

往是允许定期回家，比

如每周一次。 

军事当局经常在囚

犯之间挑拨离间。他们

把不再有用的密探送回

监狱。 

为了防止当局的战

略获得成功，囚犯们达

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

可以寻求生路，并可以

努力找到减刑的方式，

但以不伤害他人为前

提。 

为 了 求 得 生 路 以

及他们所希望获得的减

刑，犯人们可以每天公

开祈祷五次，也可以读

古兰经，也可以去讨好

军官们。最重要的是不

伤害他人，不参与破坏

印尼共产党的组织。

当 局 审 查 的 方 式

和使用的战略战术也各

种各样。除了卑劣的酷

刑，还有狡猾的骗术。

有不少政治犯上了当。 

例如，有一位印尼

共产党的领导人堪称坚

定。狱方派一个已经变

节的政治犯去接近他。

叛徒成功地成为他所信

赖的朋友。然后这个叛

徒约他一起越狱。这个

越狱的机会就是狱方给

准备好的。 

在狱外，此印尼共

领导人很快就联络上从

事地下活动的同志。而

已经成为他亲信的叛徒

一直跟在他身边。在获

得所有关于他的联系人

的信息后，印尼共领导

人再次被捕。而在此之

后，原先已经成功避免

被捕并在进行地下活动

的约200人被捕。 

还有苦肉计。一个

已经当了线人的印尼共

年轻干部在其他几个印

尼共领导人面前受刑。

面对严刑拷打，他看起

来很坚定，取得了他们

的信任，所以，当有机

会越狱时，他在外的名

声很不错，因而也成了

地下工作者，于是，地

下网络瞬间暴露，许多

积极分子被捕。这是代

价十分昂贵的一次天

真。

除了变节的故事，

也有很多英雄的故事，

展示了政治犯们在经受

着各种酷刑煎熬的情况

下，勇敢地坚持斗争。

有相当多有中国血统的

政治犯，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中国革命小说的

影响， 

将酷刑当作挑战，

考验自己的承受能力。

其中一人在严刑拷打仍

然可以微笑，同时挥舞

着手，向看他受刑的其

他囚犯致意。 

综上所述，不少印

尼共领导人在监狱中经

不起考验。他们很容易

出卖自己的战友，只是

为了避免酷刑或只是因

为想要一支香烟。也有

许多人以表明自己效忠

伊斯兰教的方式来寻找

安全的出路。

他 们 的 令 人 不 敢

恭维的立场令许多曾经

是他们下属的年轻人大

失所望。不少人疏远这

些领导人，甚至有机会

时在监狱里向他们掷石

头，以致于狱警必须把

他们与其前下属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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